
2021年4月13日 星期二
责编：翟苏燕 广告热线：8604618877 人文新昌

1983 年 7 月底，刚刚毕业的我

接到新昌县教育局通知，让我去新

昌县大市聚农中任教。那天辗转

到了大市聚，已是中午，在镇上一

家小吃店吃的中饭，热情的店主得

知我要去大市聚农中任教，打趣说

我去水帘庵做小和尚。这个时候

我才听说新昌还有个水帘洞，当时

电视正热播《西游记》，店家特别提

醒可不是《西游记》里的那个。旧

时水帘洞前有个小庙，乡民们也就

随缘把小庙唤作水帘庵。

上世纪 50 年代之前，水帘庵

还是远近乡民的一个信仰场所，在

这里一起任过教的胡柏藩老师告

诉我，他的奶奶早先还从二十里外

的胡卜村赶来打佛七。庙里的最

后一个和尚，法号济仁，精于针灸，

土改时去了宁波劳改，在狱中教会

了来自新昌大市聚姚卜丁村的狱

友梁桢，后者出息成为远近有名的

中医。梁桢医师的女儿梁德妃承

父业，也已成了非遗传承人，这是

后话。

出家人被驱离之后，水帘庵成

了二里地外一个叫外大坑的村落

的用房，后来大殿又成了村里的养

猪场。村集体在水帘庵附近有一

处茶山，看护茶山的村民相标也捎

带着照看寺产，于是大家都管他叫

相标和尚——虽然他并不是真正

的出家人。后来，上面号召把学校

建到山区、海岛，山旮旯里也不甘

落后，人们想起了这个远离市井的

地方，遂于 1975 年轰走牲口，掀翻

大殿，建起校室，唤作大市聚五七

中学。1979 年，改叫大市聚农中，

社会上念旧，叫水帘农中。

我到水帘农中以后，在学校资

料室看到过一部油印的《东岇志

略》。在办公室外还能看到零星的

石构佛塔残件，不知是否弘师塔的

一部分。标志性的水帘瀑布，因为

巧英水库渠道的拦截，水量大减。

本书记载的观瀑楼，虽已不复旧

观，我住在靠山的二层木楼上，日

观瀑，夜听风，倒也很享受。马蹄

岩，已在平整校园时深埋在操场底

下，据说就在学校厨房前面那一

块。禹余粮石，当地人叫石馒头，

当时还随处可见，近年我与研究生

柯佳玮一起去，好不容易在山坡上

找到了一个，残破的。猪肝石，我

班上一位姓周的学生比试眼力，扔

石块把它打了下来，目前还能看到

根部的一块深红。度师桥，大概在

校门的位置吧，到 1997 年学校动

迁，共迎来送往过二十届学生和二

十来个教师。锁翠桥，多么形象生

动的名字，曾经玲珑的石拱桥已不

知去向，我也无缘得见，山嘴也被

辟掉了一些，顺势安放了一座小石

桥，据说原来的拱桥与山嘴拱卫的

造型更像一把锁钥，把山谷紧紧地

环抱着，藏风聚气，以致水帘洞一

带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外面的山

风进不去，里边却能形成小气候，

由于热力作用，地面的气流会往上

涌，胡柏藩老师在一次值班时偶然

发现，挂在洞口的瀑布好像有钩子

往上卷起帘子一样往上方漂洒，引

来几个学生观看，持续了大约半分

钟时间。当年朱熹有诗云：“一片

水帘遮洞口，何人卷得上帘钩。”不

知道是否针对此类现象而发。洞

顶的潜公台，转过锁翠桥就能望

见。再往上，现在梨园一带，曾经

有两家住户。民居后面叫小庵，是

书中记载的追遁庵的遗址吧？已

不可考了。后来在其旧址上建起

了农中的牛棚，师生们在学农劳动

时还掘到过一些旧时的建筑残

件。至于书中记载的摘星庵，虽然

登过几回水帘尖，但都没看到山顶

上有建筑遗迹。俱往矣，目前水帘

庵已不见地面建筑，“一片长垂今

与古，半山犹听水兼风”，只有潜公

台下的水帘，吟唱还在继续，尽管

音量与气势稍逊往日。

在水帘庵工作一年以后，我奉

调到长诏农中，不过人们照例不用

上面给定的名称，而管它叫香炉

岩，因为校舍就建在一个叫香炉岩

的山坡上，那上面的山头，因为形

似用于祭祀的香炉而得名。虽然

从一个自行车骑不到的地方调到

一个两条腿走不到的地方，颇多不

便，可是天天在北窗下欣赏对面天

姥山的云卷云舒，心情大好。没入

水库下面的这一片，曾经是新昌比

较富庶的溪路村落，五代以后定居

新昌的石氏家族依水而居，从北宋

以来就成为浙东望族，其后嗣每以

“石二芝麻官”矜夸。在水库移民

之前，溪东真君殿曾经是远近数十

里的市集和民俗活动中心，胡卜大

旗、东庄大炮、西河花灯、后梁板

凳、黄坛三川大旗……，都是其中

的保留节目。我在家访时，乡民口

中还流传着“有囡不嫁山背等”“十

里黄泥岗，廿岁小伙走黄胖”之类

的民谚，反衬着溪路的便利与殷

实。

后来才知道，水库最宽处的

水底下就是中国古代文人所艳称

的沃洲，也是道教的一个福地，因

为沃洲山在支遁养马坡到目前水

库大坝处往西北拐了个弯，形成

了狭窄的山口，挡住了寒冷的西

北风；从上游天台山石桥迤逦而

来的溪流滋润着沃洲山、天姥山

之间的谷地，沃洲因而气候宜人，

水土肥沃，溪流两岸的成片良田

特别适宜耕种。这个温润秀美的

地方引来过晋唐文人，或静修，或

放歌，如朱放“月在沃洲山上，人

归剡县溪边”，刘长卿“禅客无心

杖锡还，沃洲深处草堂闲”，于是，

在山川形胜外，沃洲也曾经是一

方文化高地。

高峡出平湖以后，同样没入水

底的还有本书提到的题字岩、玉

几、石封门等景点以及桑园、焦坑、

十字路、溪东、溪西等村落。海拔

118 米的放鹤峰，当地人称金刚

山，水位低时，还会偶尔露峥嵘。

从金刚山往百果园的山岭，就是支

遁“买山而隐”的沃洲小岭，这小

岭，后来被支遁的大名代替了，叫

支遁岭。支遁岭的脚下，曾经有一

座破落的寺院，它祖上曾经阔过，

那就是白居易撰写题记的沃洲山

禅院。禅院后来改称了真封寺，

《嘉泰会稽志》八卷已云“旧名真封

寺，不知其始”。北宋治平年三年

（1066）又改称真觉寺，直到沉入水

底，这个名称一直未改。往南，山

坡上有一座真君殿，在可以预见的

将来，这是这一片库区唯一能够保

留的老建筑，这个所在据传是石真

人自己选定的，传说中，那奇怪的

红石头神奇地来到真觉寺，被寺僧

用作顶门石，发现它有灵性后，村

民们背它到蝴蝶山（今息坑村炉田

禅寺一带），希望帮着看护庄稼，然

后灵石自己连夜跑到了这里。今

天看来，还真有先见之明啊。民国

《新昌县志》卷五载：“沃洲山殿宇

巍峨，神灵赫濯，秉香执烛者络绎

不绝，朔望愈盛，为新邑之冠。”我

走访过新昌7座真君殿，原似各有

所供，如沃洲山真君殿，在万历《新

昌县志》中叫石真人庙，其来源相

传与新昌石氏先人石奕朝有关；三

坑真君殿，明朝天启年间还叫五灵

山庙……到了清初，这些真君殿似

乎一齐新桃换旧符了，全供了抗金

名将宗泽。这个现象颇疑与浙东

抗清及文字狱有关，鼎革之际，各

种不合作势力曾一度活跃在浙东

山区、海岛，闻性道以及他这一部

《东岇志略》又何尝不是这个多声

部的其中一个音符呢？大局底定

后，古庙供起了新神，在文字狱高

压下，这位矢志抗金的宗泽，可能

是坚韧又不乏智慧的乡民们所能

找到的最合适的代言人了。民间

这样委婉深微的表达尽管未必会

影响大局，但形成了独立于主流的

价值判断与历史叙事，甚至会形成

小传统与自组织，一个现成的例子

是：我在新昌儒岙镇走访时，惊奇

地发现两座裘君庙，一在横板桥，

一在滕公山，被供在神位上的是晚

唐的裘甫，距水帘庵西南 10 余里

的寨岭村，其地名就缘起于他的武

装曾经在这里筑寨抵抗官军，《通

鉴》称它作“沃洲寨”。在正统史家

笔下，这位率众造反的裘甫自然是

大逆不道的，但在民间，他可能是

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受害者，那

些在强权高压下讨日子的民众不

仅没有以成败论英雄，反而以这一

类非主流反主流的方式表达他们

的心声，耐人寻味。

“沃洲自古少人烟，到者无非

避世贤”，这样的非主流在新昌这

个浙东山区小县似乎并非孤例，我

的以下采访经历或许有助于读者

了解这一方山水以及山水中的人

文，我把它看成是“两火一刀可以

逃的”近代版。2019 年正月初一，

我去新昌、天台、宁海三县交界的

几个村落走访，为什么选择在这个

特殊的时间，因为听人介绍说那里

几个村落在正月初一时全家聚在

一起学说南京话，我想去看个究

竟。现属于天台县的银板坑村，全

村姓余，说是祖籍在安徽潜山，祖

上到南京为官，几代之后，有兄弟

二人因故逃离南京，来到这一块新

昌的飞地，依赖租种南洲丁氏的山

林种植玉米为生。相邻的新昌张

宝金村，全村姓汪，宁海蒋家坑村，

全村姓储，二者都靠租用南洲丁氏

的山林烧炭为生，其来源及到此落

脚的时间与银板坑余氏相同。三

个村落抱团对外，在这大山深处落

地生根，开枝散叶。我采访的银板

坑村书记的父亲是来新第七代，目

前村里已经有第十代传人了。我

问：“现在村里最年长者是来这里

的第几代？”村民告诉我说，“第四

代在前年过世，去世时 92 岁”，如

此看来，村民中谓洪杨之乱后祖上

来到这里的口传大致不错了。我

问书记的父亲，是否有正月初一全

家聚在一起学说南京话的事，他说

不需要学的，相邻的三个村落都说

南京话，代代相传，就是新昌女孩

子嫁过来，到了这个封闭的地方，

自然也会说南京话的。一直到改

革开放，村民们有去天台大同、甚

至更远的宁波种菜的，情况才发生

变化。眼前几位老年人跟我交谈

时，还时不时透出南京口音，因为

我在南京做的博士后，所以听着还

收获了一份亲切。

回到本书。从沃洲到水帘需

要翻越一座山岭，人称黄狗大岭，

乍听之下觉得好怪，待后来与沃洲

小岭的地名联系起来，发现一大一

小，相对并提，小岭与支遁相关，大

岭呢，大概与来此拜会竺道潜、支

道林的王羲之有关，方言中王、黄

不分，时过境迁，王公之义渐隐，于

是讹成了黄狗。

比起水帘庵、香炉岩等地面建

筑已经荡然无存，沃洲、真觉寺、放

鹤峰、题字岩等没入水底，如黄狗

大岭这样尚存蛛丝马迹可供考查

的古地名已是万幸的了。面对沧

桑变化，乡人们小心地呵护着他们

的记忆，当年建造环库公路时，特

意绕过了石夫人像，后来又在放鹤

峰西南侧上方的鹅鼻峰上营建了

一个放鹤亭，把何梁浦村新建的傍

山寺改名为沃洲山禅院，把使用了

几百年的“大市聚”镇名改称作“沃

洲”——尽管有点不伦……诚然，

这20华里水路，7000亩水域下面，

有着悠长悠长的历史，又沉淀着多

少家族与个人珍贵的记忆，有幸承

蒙这一片灵山秀水的眷顾，我们希

望通过整理《东岇志略》，为这一方

山水和山水中的人们留下点滴记

忆，是为记。

在本书点校整理过程中，我们

先后得到章月中、叶钟、唐樟荣、

胡柏藩、石玉江、徐金超等先生的

大力支持，特此致敬、致谢。我尊

敬的陈百刚老师特地来信，告诉

我“沃洲山水风光及文化沉积为

新昌赢得多少名声，历代文人也

多为沃洲山水歌吟”，“它滋润过

你年轻的生命”，嘱我善成其事，

殷殷之情，至感。其中肯定还存

在许多问题，敬请读者诸君批评

指正。

沃洲山，那旧时明月
——《东岇志略》整理后记

俞志慧

水中央，偶尔露峥嵘的小山头就是支道林的放鹤峰


